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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光里

选择一个冬日，走在运漕老街。

天阴着，灰蒙蒙泛着旧色。临着老

街，是一条浓冬里安静的裕溪河，弯

弯曲曲，终点是百里外长江。

河，其实也是一条有着年头的

旧水。站在岸边，风吹寒气足，通体

透凉。顺堤岸望去，沿岸植物少了热

季中明快的色彩。在旧渡口，两岸人

们习惯着上百年的交通方式，载着

渡轮一次次往返。虽然大桥就在不

远处，但是人们非常习惯着这种浪

上行走的方式。嘈杂与安静，载着船

上马达声，渐渐传来又隐去。

面对场景，耳畔好像隐隐着旧

曲《苦雪烹茶》，箫与钢琴背景曲调

中，互为倾诉。陡然感觉，模糊旧时

光里，像一人站在老街河岸边，青色

长袍，棉巾围脖，只为候人，等待着

渡轮人来，或望渡轮人去。曲中箫声

悠远，低回间如水流长。琴键低低应

和，让箫音绵长忽而婉转。仿佛时间

上，那青袍只为候的佳音来。

走在老街里，青石铺路，寒色中

清冷。门户间，少去热夏里的烟火

气。瓦檐残处，余雪未尽，勾勒出乌

瓦的轮廓檐线，近似这河水波浪起

伏。老户门去年的春联，经一年风吹

日晒，褪去红色，淡得要衬出底色。

一年新来才起始一周，却让刚

过去一年的日子也开始泛起旧来。

如同我们在时间一转身，念着去年

某天，用着旧日一词，好像有别于当

下。每天醒来看着窗外，无论晴阴，

都为新一天开始。

穿过老街深巷，挤在一片民居

屋檐中，有着一处大户庭院。只不过

有别传统民宅，院后青砖鳞瓦，雕梁

画栋的徽派建筑，而院前却是西洋

门庭。罗马柱对称下，是镇上赫赫有

名的袁世坦老宅大门。老街旧说，镇

上大半都是袁家的。早在清朝，还没

发迹地李鸿章，落败后被太平军追

到老街，几乎性命不保。情急之下，

袁家打开半扇门，拉入李鸿章，藏于

地下室。袁家酒宴李鸿章半月有余，

待太平军搜查未果撤退后，李鸿章

方才离开。李鸿章回到庐州不久就

被诏抵京城入职。官运亨通的他念

起老街袁家。从此袁家朝中有人，在

旧年粮仓之地，水陆码头，袁家官商

更为显赫。时势风云，行事而起终有

落幕。旧时偌大的袁氏私家花园，如

今成为古镇平民休闲场所。

在老街行走，我更愿意慢下脚

步，去打量阁楼扇窗，或走进民宅深

户，去打量藏于木楼里拾阶而上的

闺房。或选在四水归堂檐下，去打量

一处斑驳旧体字迹。

如果晴日，阳光正好，老街里有

晒太阳的老人，相互微笑打量着，问

上一声好。老街里缝织编藤茶水小

食散落着烟火气。有时想，选择一个

日子，不妨回到旧时光里，在这里猫

个冬日，懒懒地听老街里脚步，相互

间招呼，还有渐渐消失在老街深巷

的叫卖声。

一切物什虽然旧着，却恍然当

年时光，那时正年轻着，可以让理想

不妨重新美丽起来。

文/杨 钧

微尘

冬已至，寒冷的阳光少了初秋

时节的脉脉含情，清冷地透过玻璃

窗倚落在我肩上。我推动窗户的瞬

间，看到空气中有许多飞动的尘

埃，很轻，似池中凋落的残荷，不声

不响却带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自然

风骨；很细，如同米粒般的苔花，无

声无息却不乏深长久远的相思缠

绵。我的思绪随尘起落，伸手去触

碰这些在明亮光线下飞舞的微尘，

光阴的余温正源源不断地从我指

间滑过，滑落在曾经的往事里。

看过一部电影，名叫《寻找微

尘》。2004年底印度洋突发海啸灾

难，一对中年夫妇走进了青岛红十

字会，说要替朋友为灾区捐款5万

元，当工作人员问其姓名已便开具

收据时，他们留下了“微尘”的化名。

这位化作微尘的好心人，多次捐款

且数额较大，但却一直不愿露面。随

后青岛市民纷纷效法，迅速在这座

城市形成了一股以“微尘”命名的爱

心力量。微尘已经超越了一个名字

的称谓，它是一个不留姓名无私援

助公益事业的群体，一种诠释爱心

的精神符号，一个青岛公益事业的

固定品牌。只是因为他们怀着感恩

之心，才把这份恩情回馈给社会，

如此循环往复，让需要帮助的人们

在数九寒冬里不再感受到严寒。

窗外冷风不经意间飘进我的

脖颈，忍不住打了个寒颤，飘然而

起的微尘里，传来了女儿清澈稚嫩

的声音，“我来自偶然，像一粒尘土，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随着一支悠

扬的乐曲，一个个穿着白纱裙的小

姑娘，扇动着天使的翅膀飞到了舞

台中央，用手语唱着《感恩的心》，脸

上开满了灿烂的花，一双双灵巧的

小手在诉说着无言的故事。

养老院里，我们放下带来的食

物、日用品，便分头开始清理卫生。

走进一位老爷爷的房间，他躺在床

上没有起来，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们。落寞的眼神、被岁月碾压过的

脸庞，随着我们的身影转来转去。

房间里的灰尘从笤帚下缓缓地扩

散开来，像影影绰绰升入天空里的

云烟，看着浮动的尘，觉得它更像

老爷爷的一生，翻滚的时候是来势

凶猛的兽，徐徐漂浮时又像是细碎

柔软的落花。

进入第二个房间，女儿紧紧拽

着我的衣角，藏在身后，一位腿跛

的老人，一瘸一拐地端着一盆水向

我们走来。旁边是一位高位截瘫的

年轻人，头也没抬，完全沉浸在游

戏的海洋里。我握着女儿的手，看

着她，摇了摇头，用眼神告诉她不

用害怕。桌子上的锁环已经锈蚀断

掉了，掉下的铁锈和着地上的尘

埃，像是一段依依不舍而又不得不

放下的过往。

女儿将床底下的积尘慢慢扫

去，她的心也和她扫落的尘一起飘

飘而动。微细的尘埃在空气中，游

来荡去，有些争先恐后的热闹。女

儿的汗水浸湿了掌纹中薄薄的尘

土，如同清晨花苞上滚落的露水，

混合了汗水的尘，成为与她相见的

一段年华。

年轻人将身体挪到床边，轻轻

地说了声谢谢，此刻，光线带着微

尘，混合着说不清的味道，也在慢

慢地变得温和柔软。

倚在窗前，透过一帘幽梦，微

尘将我拉进记忆的长河。

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一路上

小手都揣在口袋里。当回到家里，

她掏出一团纸巾包裹着的东西放

在我手里，“妈妈，给你的。”我捏了

捏，软软的。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巾，

纸屑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五颜六色

的小精灵飞来飞去。是一个糯米

糕，幼儿园发的午点。看着沾满纸

巾和尘土的糯米糕，我忍不住掉

泪。第二天，听老师说，女儿为了保

护好糯米糕，一下午都没有玩耍。

世人心有挂碍，方染尘埃，而一

朵微尘微弱的存在，只有在昏暗的

光里才能生存。如果有爱、有阳光，

微尘也会朝着自己的方向，从容欢

畅，自由自在地飞翔。 文/屠凤彩

江南的雪

摇曳的枝条上雪影重重，晶莹

蓬松的白雪错落点缀在绿叶之间，

煞是美丽。淡淡白雪之下，绿色的

江南大地更加娇俏动人。恍惚间，

多了份柔美和清丽。人们可以在柔

柔的世界里找到与雪共舞的快乐

和投入，让心情在空灵中雀跃。

冬月天，雪花静悄悄地飘落

着，时而寒风呼叫着，像个野性的

孩子，从大地上大把大把掀起皑

皑白雪，向不会躲闪的树丛、建筑

和会躲闪的人群砸去。池塘里的

野兔

我的QQ相册里有一张野兔

的照片，卧在戈壁滩的几株芨芨

草下。我很喜欢这张平淡无奇、颜

色暗淡的照片，拍摄过程很是有

趣，用老式海鸥牌35mm定焦镜头

手动相机拍摄的。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应

朋友相邀，到蒙古国一个小镇做

工程。

六月上旬的一天午后，在戈壁

滩上漫步，我喜欢在空旷无人的原

野上唱歌，我大声唱着大步走着，抬

头望着蓝天白云，并没留意着脚下，

忽然“噌”的一声，一只肥硕的野兔

从脚下弹起。我打过猎，也算是一

个资深猎手，对于野兔的习性，我

再熟悉不过，这里的野兔不怕人。

空旷的戈壁滩，偌大的厂区

院子里堆放着几十个机器包装

箱，我经常坐在木箱上看书，一只

小野兔总是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

蹦跳着觅食。三个多月从一个绒

绒的小毛团到肥硕的大兔子，我

看着它长大。想不到的是，有一天

我同行的几位师傅闲着没事，将

这只小家伙追到一间废弃的库房

里抓住了，我得知此事后心里极

不舒服。他们把野兔放在一个大

铁桶里，厨师说要喂养，另两个师

傅说明天杀了打牙祭。这两种想

法，我都不敢赞同。我们每天有牛、

羊肉吃，为什么还要杀兔子？野兔

已经长成这么大了，肯定是不能

人工喂养了。看师傅们斩钉截铁

地态度，这只野兔恐怕难逃一劫。

半夜我到院子里看星空，静

静的，我坐了很久，天快亮了，回宿

舍时我顺手把那只野兔放了。这

一觉，我睡得很坦然。第二天一早，

大家发现野兔没了，都认为是当

地居民给放了，我没说话，想过些

时候再告诉厨师。

工程快要结束了，离开阿尔泰

的前两天，在厂区变压器下我又见

到了这只野兔，它看见我后不慌不

忙地跑走了。第二天，我拿相机说去

给野兔照相，同事们都笑了，说：“莫

非兔子还在那里等着你？”

我随后走到发现野兔的地

方，从侧面看见三十几米处几株

芨芨草下有一个小灰点儿。我试

探着又行进了二十来米拍了一

张，但效果不理想，我又往前走了

几步，距野兔只有两三米远了，它

竟然不跑。我索性趴到地上，伸出

相机，野兔瞪大眼睛望着我，还是

一动不动，丝毫没有逃的意思。我

定好光圈、速度，再对焦距，正要按

快门，天空一朵云飘过来，光线顿

时暗了，忙手忙脚再调整光圈，紧

着按下了快门。虽然一通折腾，但

是那只兔子还是乖乖地趴在那里

让我拍，简直不可思议。

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段经

历。回厂区时刚才那朵云泼洒下一

股冻雨夹雪花，我用衣襟裹住相

机，心情格外舒畅。 文/谷振中

水、乡间的田野、山头林间，甚至飞

翔的鸟儿、畅游的鱼儿、玩耍着的

孩童们，到处都荡漾着生机。浅白

的雪，让生活由萌芽到生长到日

趋成熟，希望由此定格。

远远望去，整个江南都笼罩在

一种雪的意境中。白雪就像沉闷色彩

中的一抹灵动，让人心醉。那一抹浅

浅淡淡的白雪，焕发了强烈的生命

力。透出来的自然是一种亦深亦浅的

绿。山林、田野、小桥流水人家在白雪

映衬下，显现江南特有的清秀，又显

示出波澜起伏的壮阔。目前薄薄的絮

状雪层上，会参差地冒出绿盈盈的小

草，就像给大地铺上了毛茸茸的毯

子。在江南的大大小小湖泊中，淡淡

雪影返照绿水，湖泊中生长着四季开

不败的小花，随着水波荡漾，与凝固

的雪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白，生命本色。一片白雪，淡

淡地、散乱地延伸开去，铺展开来，

而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却在渐渐酝

酿着。浅浅淡淡的白，是生命力的

象征，更是大自然焕发其博大生

命力的前奏。古人说：花雪随风看

不厌，更多还肯失林峦。飘飘扬扬

的雪花和那江南的雪白世界，甚

至可以弥补人们不能尽享山峦绿

树的遗憾。不过江南人是幸运的。

爱雪，这似乎成了江南人的一

个印证。记得在孩提时，我和一群小

伙伴，顶着冬天里的雪，或漫步或奔

跑乐趣无比。但是，那脚踏着厚厚的

雪发出来的声音，确是我迷恋的。咯

吱咯吱的声音，像音符一样跳跃在

大自然里，长大后，倒再也没有享受

过。从某种意义上讲，雪已经化做了

江南的一种印记，成为人们精神的

凝固，并得以传承，让人们去充分地

参与和体会，感受和亲近。

江南的雪总是那么新鲜。它是

江南冬天里开放的昙花，美丽且短

暂。江南人也总是要怀着赏花的心

情去看雪，对那忽然一夜间白茫茫

的山野感到无比的新奇。因为这里

的雪，它生得很嫩，像小鸡小鸭的绒

毛，很轻很轻地覆盖在山野上，稍有

阳光的触摸，它们就承受不住，溶为

清清的水滴，洗出泥土上的新绿。

江南的雪总是那么委婉，和北

方的雪有着天壤之别。这雪，应着明

媚的太阳，和着蔚蓝的天空，是多少

人的向往。这里是干净的，没有一丝

被工业文明亲吻过的痕迹，农村的

朴实气息在这里充实无比，就如雪

中一串串的印辄，被延伸开去……

江南的雪总是呈现纯洁的姿

态，风情万种地装饰着江南的冬

天，美轮美奂，这并不算很冷的冬

天，经由时间的封存，却能够暖暖

地装在江南人的心里，像那冷冰

却又热烈的美酒。

江南的雪总是适合去回味。

一次飘雪的造访，便会给江南一

种别样的美。飘洒的白雪不光要

做温柔的女子，更需要阳刚和伟

岸来抒写江南的厚重。回味的是

江南城市与生俱来的不羁和忧

伤，幸福、甜蜜与希望。江南，正为

下一个春天做好准备，在冬日里

期待春天的绽放…… 文/林丛中

◎◎青青左岸青青左岸

◎◎人生感悟人生感悟

◎◎清浅时光清浅时光


